
2 3

自
序

尋
蹤
覓
蹟
：
香
港
戰
前
學
校

自 2023 年起，我相繼寫下《尋蹤覓蹟：香港唐樓故事》、《尋蹤覓蹟：
香港唐樓故事 消逝中的唐樓美學》及《尋蹤覓蹟：香港古宅故事》，
如果唐樓是我對香港建築的一種定義、古宅是前人的柴米油鹽與家族流
轉，那麼今年聚焦的建築，似與大眾日常生活保持一段距離，實則是過
去百多年來這座城市的基石與無數奇跡的搖籃——那便是香港的學校。

我想，每個人一生中真正讀過、接觸過的學校，不過寥寥數間；偏偏那
些我們無法親身步入的校園高牆之內，卻隱藏着一幕幕曾與近代香港命
運休戚與共、甚至帶來翻天覆地改變的歷史。這些在紅磚與綠蔭間堆疊
的歷史，實在不應在歲月中被草草埋沒。

為了完成戰前學校的研究，我足足耗費了近 8 年的時間。過去 8 年，各
大中小學的開放日，幾乎填滿了我每一個週末。尤其是那些底蘊深厚的
百年名校，往往五年、十年才舉辦一次開放日，那些悉心保存至今的戰
前校舍與歷史文物，那些隱藏於背後的深厚歷史，若是不慎錯過，肯定
會讓人追悔莫及。

在我眼中，這些學校不僅是一座供莘莘學子讀書識字的建築，它的演變
軌跡，實際與香港開埠至今的命運血脈相連。從隱於新界鄉郊村落的清
代書塾，開埠初期由西方傳教士奠定的教會學校，再到港英政府主導的
官立體制，以及後來華人及社會精英傾力支持的高等教育與平民義學，

自
序 看似散落各處，其實共同拼湊成早期香港精密且多元的教育系統，這段

輝煌的過去背後，既有政策的推展，亦有教會跨海付出的熱忱，更凝聚
了無數華人精英與國學大儒的風骨與汗水。

香港開埠至今已有 185 年，留存下來的百年名校不在少數，如何取捨挑
選，成了寫作時最大的難題。為此，本書首要挑選的對象，是至今仍頑
強使用着初代或戰前校舍的學校；其次是避免辦學團體及教會不斷重複
出現為原則。雖然這些校舍在漫長歲月中，或因戰火硝煙，或因發展需
要而經歷過不同程度的修復與更迭，但我始終相信一座帶有歷史觸感的
實體建築，更能讓讀者代入到戰前師生所處的真實境遇。

本書共分為四章：第一章將帶領大家尋訪「香港最早的教育機構：書室
與私塾」，感受嶺南傳統的耕讀文化；第二章「西學東漸：教會學校的
建築史詩」，細數傳教士如何構築由宗教教育為核心的學術中樞及其轉
變；第三章聚焦於「香港最早期的官立學校」，剖析體制下的精英搖籃
與世俗教育的發展；第四章則着重於「從精英殿堂到平民生計」，探討
「系統」以外的學校如戰前的大學、義學與工業教育，展現華人社會在
時代夾縫中的自救與風骨。

書中的許多觀點與論述，皆是從塵封的政府歷史檔案、舊日報章以及各
大教會文獻中尋獲，書中一些歷史細節或解讀，或許會與大眾所熟知的
主流敘事，甚至某些既定的刻板印象有所出入。歷史的迷人之處，往往
隱藏在這些被遺忘的文獻縫隙之中。在此，我抱着謙卑與敬畏的心，拋
磚引玉，與大家一同展開理性而深刻的探討。

建築無聲，卻在細節中記錄了教育的温度。希望透過這本書，能與您一
同走進迴盪了逾百年的歷史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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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香港的戰前學校，往往只想起教會學校與官立學校等逾百年歷史的傳統名校；

然而，作為本書的開篇，自然會以一種出其不意的「學校」形態作為介紹主體。

若要追溯香港境內最久遠的教育源流，則非傳統的書室與私塾莫屬。

事實上，在普及教育尚未推行以前，書室與私塾在開埠早期的港島上便已零星存

在，而在清代甚至更早以前已立足新界，默默為族中子弟提供考取功名、光宗耀

祖的傳統教育。在《鄧氏師儉堂家譜 ‧ 四世祖符協公家傳按語》記載中，位於新

界錦田雞公嶺下、由北宋進士鄧符協所建的力瀛書院，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書室：

「創力瀛書齋，建書樓，讀書講學，置客館、書田於里中及郭北。修橋樑，發膏火，

以資養四方來學之士」。只可惜，這所全港始祖級的書室如今已不復存在，其確

切的遺址甚至已湮沒於歷史塵埃中而不可考。

新界各大宗族為了培養子弟應考科舉、躍升士大夫階層而設的學堂，分佈極廣，

從錦田、屏山到打鼓嶺，無處不在，凡是大型宗族聚居之地，幾乎皆有書室的誦

書之聲。以新界五大族為例，錦田的周王二公書院、屏山的覲廷書室、大埔頭的

敬羅家塾以及廈村的士宏書室等，皆是各族的教育中樞，且大型宗族往往擁有不

止一所書塾。然而，地理位置的偏遠並不代表教育的缺席，遠至西貢清水灣的成

氏家塾、馬灣的芳園書室以及西貢沙角尾村的育賢書室，不難窺見歷代宗族父老

為了讓子弟出人頭地所付出的心血與努力。

在宗族興辦的龐大書室網絡背後，其運作體制亦極具民間智慧。以錦田的二帝書

院為例，開辦之初由族中有識之士組成名為「二帝會」的組織負責營運，透過向

每戶人家籌款或由族中父老慷慨捐資，以購買田地興辦書室；部分組織更會額外

購置「書田」，藉由長期的田租收益作為永續營運的基金，確保族中貧困的子弟

亦能獲得向上流階級爬升的機會。

考察時，不難發現這些書室的建築佈局整體形制，與傳統宗祠幾乎無異。在封建

時代，興建正式祠堂往往需要獲得朝廷的嚴格許可，但不少鄉民皆渴望修築祠堂

以紀念先祖。於是鄉民便巧妙地假借黌宮之名，將書室修築得如同祠堂一般，暗

度陳倉，供奉先祖神位，同時供本房或族中子弟挑燈夜讀，考取功名，實為一舉

多得的在地智慧。

近代新界的書室與私塾，常被坊間謔稱為「卜卜齋」，大多以私人團體或塾師個

人收生的形式營運，課程主要教授《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四

書》、《五經》等聖賢道理，由於設立初衷是為了應試做官，因此這類書室在性

質上皆屬深奧的「經館」，而非僅止於識字啟蒙的「蒙學」。至於負責授業的師資，

除了部分大型宗族重金聘請外地的名師宿儒外，多數書室的塾師多為未能及第登

科的讀書人，當中有的是秀才，有的甚至兼任江湖郎中，教學水平可謂相當參差。

當科舉制度依然盛行之際，這類傳統教育機構在新界大行其道。即便 1905 年清

廷宣佈廢除科舉之後，這種傳統教育仍在鄉郊維持了一段時間。然而，面對 20

世紀初的時代浪潮，傳統書室亦不得不與時並進，在古文經學的框架中逐步引

入現代實用科目，如珠算、地理與尺牘等，以訓練學生應付日常生活的各種實

務需求。

到了 1913 年，隨着教育條例的實施，當局先在大埔、元朗及長洲設立三間官立

英文學校，但起初對新界偏遠的傳統書室並未進行過多的直接干預。直到 1920

年代，政府進一步在新界推行《中文課程標準》及《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才

徹底改變了新界書室的學科結構。踏入 1930 年代，中國內地推行新式教育的風

氣，隨着大批內地難民湧港而吹入新界，許多傳統書塾紛紛順應潮流，轉型為現

代化的鄉村學校，如上水圍的鳳溪公立學校及元朗大橋村的鐘聲學校等。鄉村教

學模式在戰後全面普及，傳統書室也完成了走向現代化普及教育的漫長歷史。

本章主要講述香港早期教育的脈絡：首先深入〈上水鄉裏的廖氏興學記憶：廖萬

石堂及應龍、應鳳廖公家塾〉拼湊宗族網絡，探討傳統書室如何演化為現代化的

教育集團；次之探尋〈白石巷子弟習文學武之所：二帝書院與長春園〉的文武雙

全之氣；再者是步入〈屏山文物徑上的百年書香：覲廷書室〉感受士紳風骨；最

後則着墨於〈由鄉村私塾到政府資助鄉村小學：博文學校〉的空間生命史。希望

透過這段橫跨百年的新界教育軌跡，向讀者娓娓道出新界宗族如何應對科舉消

亡，並最終融入現代教育的世紀轉折。



新界氏族南遷歷史悠久，五大氏族更是影響深遠。保存至今的氏族書

室與私塾，是香港早期興學史的最佳見證。所以從氏族書室與私塾說

起，是最能體現香港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

提起新界五大氏族，以鄧氏在錦田、屏山的遺風最著名，然而在石湖

墟的西北一隅，上水廖氏亦在鳳水鄉築起了綿延百年的教化基業。縱

使今日上水已換上城市樣貌，高樓蔽日，但隱沒於繁華中的上水鄉、

廖萬石堂與累累家塾，仍默默訴說着這望族對知識與家族榮耀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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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沙村，其餘三房的廖氏族人分別於上水的北斗（長房）、

南斗（三房）及東、西兩斗（二房）居住，人丁興旺。

廖氏早於元朝末年定居上水，開基時並沒設立護圍河及圍牆，

清初盜匪擾民嚴重，相傳第七代南沙公、八世祖君濊公深諳

堪輿，於 1573年至 1620年間（明萬曆年間）選了今日的上

水圍，認為高地圍繞的地形形成招聚財氣的「鑊底」。建圍

後，於 1646年 ( 清順治三年 ) 進行修築，正門更安裝連環鐵

門，圍牆工程歷 1年竣工。

全村分為東、南、西、北斗四個大小不同部分，治安好轉後，

村民便向村外拓展，建立莆上村、中心村、門口村、大元村、

上北村等多條村落組成上水圍村，所以上水鄉也通稱為上水

圍，是整個廖氏家族的核心，由九條鄉村組成。雖受清初遷

海令影響，但復界後廖氏仍是新界第三大單姓村。

60 年一次的太平清醮

香港不少氏族都會舉行太平清醮，如錦田鄧氏 10年一次的酬
恩建醮就是其中之一。10年舉行一次醮會已是相隔甚久，但
上水廖氏卻是 60年一次，或許一生人也未必能親眼看到一次。

三遷定居上水鄉

現時定居上水鄉的廖氏原籍福建永定，先祖廖仲傑於元代初

居屯門，後來又遷往福田，直到元代末年才真正定居在今上

水粉嶺東北一帶的梧桐河流域，即是古稱的鳳水鄉內。

在廖氏族譜中，就有詳細描述到上水鄉的起源及先祖由閩遷

粵的過程：

「上水鄉先祖系出西晉子璋公，紀元六七六年因武功昭著，
封為衞鎮國大將軍。其後散居各地多能建功立業。至元末聚
居福建汀州之廖仲傑由閩遷粵，且落籍新安，即今之寶安
（昔日新界歸屬寶安縣），成上水鄉廖族開基始祖。復以仲
傑原為客籍人士以鐵匠為業，初循海道南來，踪顯屯門，又
遷居福田，到公元一三五〇年復定居今之上水。其後發展為
『三房四斗』之鄉（長房稱北斗、二房據東西兩斗、三房即
為南斗。所謂北斗者為居村圍之北、東斗即倚圍東，餘照方
向聚居而稱謂。立圍時位於梧桐河之上方，故居名作『上
水』。」

廖仲傑為上水鄉廖氏的先祖，他兒子廖自玉生有四子，分別

為如圭、如璋、如璧及如興，第四房後代遷至沙田烏溪沙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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